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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作为诗歌常用的艺术手法，简

言之就是主观的“意”借助客观的“象”所

表达的情思。我国古代军旅诗词贯穿着

对典型性意象的运用，彰显雄浑激昂、气

韵铿锵的意象之美。正是善于借物抒

情、咏物言志，形成寓“意”于“象”的独特

艺术表达、审美趣致，使诗词更具感染

力、表现力。

一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冷兵

器时代，马作为重要作战工具，是军力的

象征。“功名只向马上取”“铁马冰河入梦

来”，诗句中，马被赋予驰骋疆场、从戎征

战的意蕴，真切表达了作者的英雄情怀、

军旅情结。以马作喻，展现出军旅诗词

精彩纷呈的意象之美。

用《白马篇》这一乐府诗题，曹植描

绘“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的驭马征

战形象，更抒发了“弃身锋刃端，性命安

可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凛然

气 概 ；鲍 照 以“ 白 马 骍 角 弓 ，鸣 鞭 乘 北

风。要途问边急，杂虏入云中”，勾勒出

将士奔赴前线的雄姿，更有“弃别中国

爱，要冀胡马功”“但令塞上儿，知我独为

雄”的壮志豪情；在李白笔下，用“龙马花

雪毛，金鞍五陵豪”之象，烘托“发愤去函

谷，从军向临洮。叱咤经百战，匈奴尽奔

逃”之意，生动刻画了一个武艺高强、身

经百战、沙场建功的壮士形象。从“戎

马无休歇，关山正渺茫（袁凯）”到“上马

带吴钩，翩翩度陇头（岑参）”，从“战马

若龙虎，腾凌何壮哉（颜真卿）”到“黄金

装战马，白羽集神兵（陈子昂）”，从“边

霜飒然降，战马鸣不息（元稹）”到“饮马

长城窟，水寒伤马骨（陈琳）”，从“战马

分旗牧，惊禽曳箭飞（张蠙）”到“弓弦抱

汉月，马足践胡尘（骆宾王）”，可谓金戈

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马上建功，报国赤

心如铁。

杜甫的《房兵曹胡马》，是咏马诗的

杰作。“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

双耳峻，风入四蹄轻”，让这匹产自西域

大宛的名马的奕奕神采跃然纸上；“所向

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

可横行”，有这样健壮无比、奔腾如飞的

战马，主人定能纵横疆场、所向披靡。赞

马誉人，洋溢着昂扬进取、建功立业的壮

怀。李贺写有一组马诗，借马抒发对人

生境遇的感怀。“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

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与其说

在写良马等待出征，不如说在表达诗人

满怀抱负、期待国家召唤的心境。“葡萄

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

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的这

首《凉州词》，把效命疆场的戎马生涯描

写得洒脱奔放、荡气回肠，极富艺术感染

力。

王昌龄的“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

场月色寒”，汪遵的“兵散弓残挫虎威，单

枪匹马突重围”，马戴的“金带连环束战

袍，马头冲雪度临洮”，驭马鏖战，智勇破

敌，锐不可当；徐锡麟的“只解沙场为国

死，何须马革裹尸还”，贾至的“六军将士

皆死尽，战马空鞍归故营”，严武的“更催

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横戈马

上，舍生忘死，捐躯报国。这戎马征战的

思脉精魂，让民族精神之光闪耀历史天

空。

二

剑是古代常用的兵器，素有“百兵之

君”的美称。“倚天万里须长剑”“一剑曾

当百万师”，剑象征着侠义豪气、血性担

当，所展现的是持剑杀敌、仗剑报国的精

气神。剑人合一是剑术的最高境界，而

借剑喻人构成了溢彩流辉的意象之美。

咏剑诗彰显“立象以尽意”的艺术特

色。崔融的《咏宝剑》，赞剑“匣气冲牛

斗，山形转辘轳”的神功威力，然而“欲知

天下贵，持此问风胡”，点明剑的珍贵全

在于沙场争胜称雄。陆游的《宝剑吟》，

以宝剑“殷殷夜有声”引题，用“人言剑化

龙，直恐兴风霆。不然愤狂虏，慨然思遐

征”隐喻心志所向，用“岂无知君者，时来

自施行。一匣有余地，胡为鸣不平”道出

剑在期盼施展本领的时机，才会发出不

平的鸣响。全诗以剑拟人，刻画“逆胡未

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的意境，倾

诉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苦闷情绪，熔铸

着浓厚炽热的爱国激情。

“煌煌七星文，照曜三尺冰。”欧阳修

笔下的《宝剑》，能让“奸凶与佞媚，胆破

骨亦惊”，只要“藏之武库中，可息天下

兵”；可是“奈何狂胡儿，尚敢邀金缯”，国

耻 未 雪 因 而“ 宝 剑 匣 中 藏 ，暗 室 夜 常

明”。李群玉写《宝剑》，有“泥沙难掩冲

天气，风雨终思发匣时”的雄姿，“夜电尚

摇池底影，秋莲空吐锷边辉”的神采，更

有“自从星坼中台后，化作双龙去不归”

的忠勇担当。

令狐楚的“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

马出咸阳”，王涯的“年少辞家从冠军，金

鞍宝剑去邀勋”，韦庄的“万里只携孤剑

去，十年空逐塞鸿归”，利剑出鞘，驱虏荡

寇，有我无敌；李白的“愿将腰下剑，直为

斩楼兰”，杜甫的“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

群”，郎士元的“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

敌”，挥剑破敌，顽强奋战，铁血雄风；王

昌龄的“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

兰”，戴叔伦的“军门频纳受降书，一剑横

行万里馀”，张为的“向北望星提剑立，一

生长为国家忧”，执剑争胜，骁勇善战，为

国建功。这“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

的壮怀，正是中华民族精神气度的生动

历史写照。

三

刀是古代的主战兵器，被誉为“百兵

之胆”。“铁骑突出刀枪鸣”“宝刀出匣挥

雪刃”，刀所展现的是向敌而战、生死置

之度外的胆魄豪气，充盈着无所畏惧、舍

生忘死、慷慨悲壮的意象之美。

用《金错刀行》这一诗题，陆游抒怀

言志，“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

芒”，以宝刀衬托出凛凛英武之气、拳拳

报国之心；“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

顾八荒”，慨叹年过半百而功勋未立，抱

定提刀上阵、效命疆场的决心；发出“呜

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

无人”的诘问，深切表达誓死抗金、报国

雪耻的壮烈情怀。苏泂以宝刀“拔天动

地风雨来，环响刀鸣夜飞去”，表达奔赴

疆场施展抱负的强烈心愿；以“世间万事

须乘时，古来失意多伤悲”自警自励，感

叹“呜呼宝刀在手无能为，不知去后郁郁

令思”，手握宝刀而无所作为终将追悔莫

及。

“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

干”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场惊心动魄的

激战，“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活灵活

现地展开了一幅雪夜追击逃敌的场景。

从“佩刀成气象，行盖出风尘（杜甫）”到

“长星亘东南，壮士拭宝刀（杨基）”，从

“横刀突虏围，夺马伤胡箭（梅尧臣）”到

“弓刀无可试，斑衣日蹁跹（曾协）”，从

“战袍赐锦盘雕章，宝刀玉玦余风霜（苏

辙）”到“大刀照日开雪光，飞镝穿云落雕

羽（郭钰）”，从“锦鞯屡踏秦关月，宝刀尚

染健儿血（陈元晋）”到“佩刀一刺山为

开，壮士大呼城为摧（陆游）”，可谓刀光

耀星辰，锋向振风雷，凛然英雄气，千载

铸国魂。

四

笛子发出的声音，被古人称为“荡涤

之声”。“笛声吹起塞云愁”“更吹羌笛关

山月”，笛声传递的是浓浓的思乡念亲之

情，构成了情深意切、惆怅悲壮的意象之

美。

“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

间 。 借 问 梅 花 何 处 落 ，风 吹 一 夜 满 关

山。”高适的《塞上听吹笛》，巧用“梅花

落”的曲名，借笛声构设出千里共明月、

缕缕相思情的美妙意境。“倚楼何处笛，

飞 响 彻 云 霄 。 曲 怨 吹 难 尽 ，风 回 听 勿

遥。戍兵临绝漠，闺妇起寒宵。一弄梅

飞雪，华年鬓亦凋。”刘子翚的《闻笛》，由

笛声诉说妻子对远征丈夫的牵挂思念，

表达了感伤离愁别怨的深沉情思。“营开

边月近，战苦阵云深。旦夕更楼上，遥闻

横笛音。”张巡的《闻笛》，笛声中有乡思

更有斗志，“不辨风尘色”的戍边之苦，更

显“安知天地心”的家国情怀。

“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

难”“更闻横笛关山远，白草胡沙西塞秋”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

益写笛的佳句，在寒冷艰险的边塞环境

烘托下，悠远悲凉的笛声勾起无尽的怀

乡思绪，折射出戍边将士的艰辛付出和

战斗意志。从“凄凄吹笛裂寒云，羁客难

禁醒坐闻（董嗣杲）”到“一夜梅花笛里

飞，冷沙晴槛月光辉（张祜）”，从“只怜横

笛关山月，知处愁人夜夜来（刘长卿）”到

“月冷山空吹铁笛，一声唤起玉渊龙（白

玉蟾）”，那“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笛

声，沉郁悲怆，动人心弦。

意象之美 气韵铿锵
■邓一非

当内地已是一派繁花似锦的景象

时，哨所的春天才悄然接近。在昆木加，

漫长的雪季似乎让春姑娘有些睡过头，

时临 4 月，才在冰封雪裹的高原上显现

身姿。

春的讯息最早是动物们带来的。当

成群结队的黑颈鹤成一字队形从哨所上

空飞过时，这片沉睡已久的雪域高原慢

慢从冰雪中苏醒过来。哨所外的草场

上，积攒了一整个冬天的积雪逐渐消融，

汇聚成一个个小水洼。用心观察，蛰伏

的草籽也开始在水的滋润下吐露生机。

在这片草场上，草是极少的，更多的是不

知名的苔藓与地衣。这些植物像同时接

到信号一般，突然间从干枯脱水的状态

变得鲜活起来。整片草场的颜色，由原

先的枯黄逐渐变成黄绿。这些植物是高

原上食草动物最喜欢的食物。它们的生

长 ，让 饥 饿 许 久 的 藏 原 羚 出 现 在 视 线

中。春天的藏原羚比任何季节都显得活

跃与兴奋，碰上几只性情暴躁的，还会在

草场上决斗。除了藏原羚，野驴、藏狐、

狼也偶尔可见。

不远处的雪山，依旧披着白色的外

套。山脚下，融化的冰雪已形成一条条

小河。细水潺潺，逐渐汇聚交融，使得

马泉河的水量变得充沛起来。河水急

流而下，低鸣不绝，像是在沿途奏起欢

快的乐曲，为春的到来哼起前奏。而后

与其他支流一起，汇入汹涌澎湃的雅鲁

藏布江。

在哨所防区内，有一个叫“追斯错”

的大湖，意思是“柔情的少女”。冬日的

追斯错，湖面冻结成镜，万物寂然。随着

春日到来，气温逐渐回暖，湖水更显多

情。起初，站在岸边，便可听到湖底“咕

噜咕噜”的声响。不消几日，湖面冰块逐

渐融化，“少女”缓慢揭开面纱，露出美丽

的容颜。太阳升起时，天空湛蓝，碧蓝的

湖 水 在 春 风 轻 抚 下 泛 起 微 波 ，含 情 脉

脉。湖水如同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

群山之间，两侧的雪山在水面上折射出

倒影，放眼望去，竟一时难以分清湖面与

天空。景色令人痴醉，颇有“醉后不知天

在水”的意境，不时飞过的几只水鸟为其

更添几分柔美。

随 着 春 的 到 来 ，哨 所 开 始 忙 碌 起

来。经验丰富的司务长贾年生，会带领

官兵在温室里播种春日的第一批菜苗。

哨所海拔 4900 米，哪怕是在温室中种植

蔬菜，也要考虑时令与天气。新生长出

来羸弱的菜苗，是哨所官兵心里的“金苗

苗”。为了在哨所种好蔬菜，不少官兵利

用业余时间补习一些蔬菜种植的专业知

识。大家竞相比着谁负责的菜苗长得更

好、哪个班的土地最肥沃。看到一株株

长势喜人的幼苗，官兵的欢笑声充满整

个大棚。

除了种菜，花也是必不可少的。昆

木加寓意“鲜花盛开的地方”，但长久以

来，由于这里自然条件恶劣，鲜花无处可

觅。为改善哨所环境，指导员旦增曲杰

带头种起了花。

春天，是哨所种花的最好时机。指

导员提前在大棚内规划一小块“秘密基

地”作为培育花苗的苗圃，并特地选了一

些适合的花种，以提高成活率。“格桑花

在 1 号区，太阳花在 2 号区，白莲花（多

肉）在 3 号区……”指导员一边整理花苗

一边嘟囔着，泥土粘在他的脸庞上，显得

格外和谐。

哨所的春天
■陈武斌

在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长着

数百种植物，其中不乏名贵稀有品种。

但我还是比较喜爱这里的芦苇。每年

盛夏或深秋，270 平方公里的天然芦苇

连绵不断，形成黄河入海口一大自然景

观。

芦苇不需要专门栽种，只要有湿地，

就会执着生长。水天之间，一半绿叶、一

半白絮，微风吹过，苇叶飞舞，让漫无边

际的天空多了几分灵动。有人说，芦花

代表相思，常年在外漂泊的游子看到芦

苇飘舞、芦花抽穗，就会思念家乡、想念

亲人。

芦苇生性坚韧，即便在贫瘠寒冷的

地区，也能顽强生长。陪同的友人告诉

我，当年黄河三角洲可不是现在的模样，

到处都是盐碱地，白茫茫一片，不要说庄

稼，就连荒草都很难生长。倒是这芦苇

默默陪伴在孤独的油井旁，任凭风吹雨

打，与井形影相随，给荒滩增添了一丝生

机。

李白在《送别》中写道：“送君别有八

月秋，飒飒芦花复益愁。”离别之愁跃然

纸上。在别人眼里，芦花或许不属真正

意义上的花，而是荒凉、伤感的代名词。

我却偏偏喜欢芦花的质朴，敬慕它的宁

静 ，赞 叹 它 的 坚 韧 ，向 阳 而 生 ，节 节 进

取。盐碱地、泥河滩，不论环境多么荒

凉、多么恶劣，它总能活出自己的精彩。

就像当年奋战在这里的建设者，默默奉

献着、坚守着。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来自济宁、青

岛、菏泽的 3500 多名优秀青年聚集到这

里，和数以千计的石油工人一起，满怀豪

情战严寒、斗风雪，硬是把贫瘠的盐碱地

改造成生命绿洲。再后来，很多人留了

下来，使这片茫茫荒原有了袅袅炊烟。

距离黄河入海口不远的地方，有一

个“知青小镇”，它是依托原来的黄河农

场建起的旅游景点。知青博物馆、知青

艺术馆、知青大食堂，一走进这里，就仿

佛走进激情燃烧的岁月。破旧的军大

衣、生锈的搪瓷盆、泛黄的奖状，还有用

芦苇编织的鞋子、篮子、席子等，一个个

老物件无不见证着那段岁月的艰辛和苦

乐。

参观中，我遇到一位老乡的后人。

她父亲是一名知青，当年下乡插队时从

梁山来到这里。从青春年少到垂垂老

翁，老人把一生都奉献给黄河三角洲。

老人生前说得最多的就是，根扎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漂得再远，魂还会回来。

听罢，我不由想起簇簇芦苇。它枝

叶细长，根茎丰富，看似飘零之物，随风

而荡，却牵挂于根。即使遭遇狂风暴雨，

也坚韧不屈，脚踏实地。

在黄河三角洲，还有一个非常响亮

的名字：军马场。1963 年，原总后勤部

在这里成立济南军区军马场，官兵们开

荒种地、开辟牧场、植树造林，成为这里

最早的拓荒者。“牧马神仙沟观落日，扬

鞭大草原迎东风”是官兵们当年生活、工

作的真实写照。芦苇摇曳，芦絮飞扬，他

们辛勤劳作，驯养的 3 万多匹军马、军骡

成为运送物资的重要力量。

历经沧海，几多变迁。当年的知青、

石油工人、军马场的官兵早已青春不再，

他们用心血和汗水耕耘的盐碱滩早已变

成美丽的生态家园。如今，茂盛的芦苇

荡犹如一道坚固的绿色长城，守护着黄

河三角洲的幸福和宁静。芦花飘飘，是

我心中永远的向往。

芦花飘飘
■孙现富

早晨醒来，我扭头瞅了一眼床头

柜上的电子表：6 时 10 分。怎么没听

见起床号呢，是表快了还是没吹号？

我心里嘀咕着，翻身起床，喝了半杯温

开水，出门上早市买菜。

部队春季的作息时间是工作日 6

时起床，7 时 20 分早饭。习惯使然，我

7 时 15 分准备好早饭，可到了饭点还

是没有号声。

50 多 年 来 一 直 在 军 营 工 作 、生

活，闻军号声而动已成为我的习惯。

一下子没了号声，这一天我总觉得缺

少了什么，浑身不得劲。

晚上，我忍不住拿起电话询问相

关人员，说是扩音器出了毛病，正在抢

修。第二天早晨，起床号准时响起，一

日作息又“踏”着了点儿，心情也顺溜

了。

第一次听到军号声，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一天晚上，我和几个伙伴

到邻村看电影《董存瑞》。当董存瑞抱

着炸药包跃进到敌人碉堡的桥下，因

找不到放炸药包的地方着急时，我军

嘹亮的冲锋号吹响，惊天动地的喊杀

声由远而近，敌堡的火舌喷向我冲锋

的战士。危急关头，董存瑞左手托起

炸药包，顶住桥底，右手猛地拉下导火

索……听着激昂的冲锋号，看着董存

瑞手托的炸药包“哧哧”地冒白烟，我

仿佛置身其中，抓起坐着的砖头，撅起

屁股欲冲上去帮一把。猛地被坐在后

面的大贵踹了一脚，我失控地扑向前

面……

看过电影好几天，董存瑞手托炸

药包的影子老在我脑海里浮现，冲锋

号的声音时常激荡耳畔。我寻思，那

把军号怎么那么神奇，号声的威力怎

么那么大呢。军号的印记从此留在我

的心上。

1968 年，我入伍来到驻威海市某

部队。天天听军号，连吃饭睡觉都要

按照号令行动，开始还不太习惯，慢慢

地我便融入其中，并有一种敬畏感。

由于对军号的向往，在新兵训练

期间，我时常跟连队的司号员套近乎，

就是想摸摸他那把整天不离身、锃光

瓦亮的军号。经过多次努力，他终于

肯让我摸一摸喇叭口处。我得寸进

尺，想试试能不能吹响，他立马不高兴

了：“想都别想！”望着他转身离去的背

影，我尴尬地站在那儿，满心失望。班

长张宝玉过来推了我一把：“号嘴是司

号员的命，能让你动嘛！”

新兵训练快要结束，大家都在议

论下连队的事。一天，我们正在射击

预备，连长带着司号员来到训练场，转

了一圈，走到我身边停下。我立即收

枪立正：“首长好！”连长摆了摆手，示

意我稍息。我很紧张，不知道是哪儿

做得不对，笔直地站在那儿，大气不敢

出。

“听说你很喜欢军号，会不会吹？”

“报告首长，我没吹过。打小看了关于

董存瑞的电影后就喜欢，我想吹！”我

提着的心放下了，松了口气，紧绷的腿

打了个弯。

我正兴奋着，班长张宝玉凑到连

长跟前：“连长，你看他那嘴唇跟个棉

裤腰似的，不是吹号的料。二班李发

林嘴唇薄薄的，人也机灵，挺适合到连

部当司号员。”

我两眼直瞪着班长，脸都憋红了，

但不敢插嘴。连长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兵，练好你手里的枪！”说完就跟着

班长向二班走去。我呆在那儿，好一

会儿才缓过神来。唉，我与向往已久

的军号彻底没缘分了。

“能到连部当司号员，多好的机会

啊，你一句话就给我捅掉了。”我心里

对班长十二分不满意，中午吃了半碗

二米饭就“饱”了。晚上，班长找我谈

心：“不是我坏了你的好事。根据我观

察，你真的不适合当司号员，跟着我到

步兵班更适合你，错不了的。”虽然当

不了司号员，但是被班长“相中”要到

步兵班，我心里还是觉得暖暖的，一肚

子怨气也没有了。

新兵最怕听到紧急集合号，尤其

是在夜间。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

冬夜，训练了一天疲惫不堪的我们睡

得正酣，呼噜声此起彼伏。忽然，紧急

集合号响起，排长下达命令：“不准说

话，不准开灯！打背包，佩带挎包、水

壶和手榴弹，5 分钟后到操场集合！”

32 名新兵顿时乱作一团，有从床上摔

下来的哎哟声，有碰到床腿和墙上的

撞击声……10 多分钟后，我们才稀稀

拉拉地集合完毕。排长拿手电筒一

照，个个狼狈不堪，洋相百出。有的

光着脚，有的抱着被子，有的手提着

裤子……我也不例外，把左脚的鞋穿

在了右脚上，没穿衬衣，丢了挎包和水

壶。后来经过训练，从心理素质到携

带武器、物品以及动作要领、完成时

间，我们都能符合要求。

拿破仑说“军号是战争之魂”。身

为军人，我最敬畏冲锋号。冲锋号具

有摧枯拉朽的恢宏气势。在战场上，

只要冲锋号一响，不管是刀山火海还

是枪林弹雨，所有将士都会勇往直前、

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冲锋号能吹出

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令敌胆寒。难

怪美国原陆军上将李奇微在《朝鲜战

争回忆录》中说：“这是一种铜制的乐

器，能发出一种特别刺耳的声音。在

战场上，只要它一响起，共产党的军队

就如着了魔法一般，全部不要命地扑

向联军，每当这时，联军总被打得如潮

水般溃退。”

军号声声，有如磐信仰，有血性担

当。嘹亮的军号，永远回荡在我的生

活中，流淌在我的血液里。

我
的
军
号
情

■
范
立
才

水乡人家（油画） 朱志斌作


